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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教孩子做个有种的人”
几位语文老师的公民教育尝试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杭州市学军小学六年级学
生黄翰尘的妈妈从来没想过，
语文课还可以像郭初阳那样去
教。“他想讨论一个什么话题，
就会从各种角度、依托各种文
本展开，而且从不给话题定式
或结论，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
答案。”

作为一名高一学生的母亲，
越读馆最打动朱勤的，是郭初阳
给她的儿子金泰来推荐的第一
本书———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
她也被深深吸引了，几乎是陪着
孩子读完整本书。

这两位家长都是或曾是越
读馆的学生家长，都愿意冒着可
能会影响孩子分数的危险，让孩
子去学习一门远离分数的课程。

语文课要“有趣、有

料、有种”

“我现在花大把时间做的，
就是把优秀的文学或儿童文学
资源进行转化，变成我的课堂素
材，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去研读、
探讨，去发现这些作品深层的、
内在的东西。”

7日上午，在杭州市文一西
路湖畔大厦越读馆西校区的一
间小教室，郭初阳坐在最后一
排，背靠着窗户，面前摆的厚厚
一摞书不是语文教辅，而是《聊
斋志异》、《围城》、《奇幻世界》等
一类的文学和科幻经典。

他曾经就职于杭州市外国
语学校，与蔡朝阳、吕栋合称“浙
江三教师”，同为第一线教育研
究小组成员。因为共同编辑一本

《救救孩子——— 小学语文教材批
判》，他们仨成了挑战语文教科
书的“死党”。目前，蔡朝阳和吕
栋仍在各自的学校教书；郭初阳
则在杭州开了一家“教什么课自
己说了算”的越读馆。

“小组本身是松散的，有几
十个人，大都是中学老师，平时
大家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最初
我们都是《新教育读写月报》的
作者，上面有我一个专栏，专门
质疑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
题。后来这家杂志的主编李玉龙
就找到蔡朝阳、吕栋和我，把我
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分别给人教
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个版本
的小学语文教材挑错。《救救孩
子》就是这次活动的成果。”

采访中，郭初阳一直静静地
倚墙而坐。但一聊起语文教育，
马上就会语速加快，并配以手
势，有时还会伴随着爽朗的大笑
声。

越读馆秋季开班第一节课，
郭初阳准备的是“有趣的鬼故
事”。但他要讲的，不是纯粹吓人
的鬼故事，而是文学经典中的鬼
故事，恐怖且有趣、有人情味的。
为此，他重新翻阅《围城》、《聊
斋》、《奇幻世界》、《野草》等几十
本文学经典。

“像莫言讲过的鬼故事：要
经过芦苇荡，但一趟水，水中冒
出无数个小红孩，说吵死了、吵
死了。反复几次都是如此，最终
莫言只能在岸边呆一夜，第二天
才回家。这就是最有人情味的鬼
故事。”郭初阳说。

“我现在花大把时间做的，
就是把优秀的文学或儿童文学
资源进行转化，变成我的课堂素
材，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去研读、
探讨，去发现这些作品深层的、
内在的东西。”

但郭初阳的课程内容不会
偏离“有趣、有料、有种”的课程
宗旨。郭初阳坦陈，这“三有”来
自于《读库》杂志，他非常认同这
三句话。

“有趣，课堂设计的主题要
尊重孩子的性格和特点，一定要
非常有趣，首先让他喜欢，才能
吸引他听下去，在有趣好玩中，
不知不觉进入状态；有料就是有
内容。每次除了我准备的三四页
对开纸的讲义之外，还有15分钟
读报探讨时间，一节课阅读量有
五六千字，再加上视频材料，信
息量很大，而且都是经典；第三
有是有种，其实读一本书，最终
目的就是要成为有种的人。一个
有正义感的现代公民，不是一个
思想上的奴才。”

郭初阳对自己研发的课程
一直很自信。“这种模式很难复
制，因为我对老师要求的课程研
发和课堂敏感能力，体制内百分
之九十九的老师无法达到。因为
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那本教科
书，很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角。”

“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地固化
一些课程，希望四五年之后，让
某一年级的课程有一个标准化
的范式。”郭初阳说。

一次“立”的尝试

“根据我们的研究，只要注
意方法，孩子在接受哲学、政治
学等一些知识时，并不比成人
差。”

即使在杭州，由于师资、家
长认同等限制，能利用业余时
间到越读馆学习的也只有一小
部分学生。当时正好《救救孩
子》被媒体热炒，“有人质疑说

我们也只能批判批判，拿不出
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郭初阳
回忆说。

这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的
出版人杨继波提议，“那你们何
不自己编一套小学启蒙读物，
作为家长和学生的参考呢？”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一套
由5人编写的《新蒙学丛书》将
在今年11月份出版，包括《为什
么要开会》、《你是否相信有一
个神》、《从前有个点》、《我是中
国人》、《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东
西买回家》等5本。著名作家、公
共知识分子傅国涌在这套丛书
的总序中写道：“2010年《救救孩
子——— 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
书的出版，曾引起了公众包括
许多家长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关
注和审视。如果说，《救救孩子》
是‘破’，那么，现在呈现在我们
面前 的 这 套 读本 ，便是 他 们

‘立’的一个小小尝试。”
作为《为什么要开会》的作

者，郭初阳说这本书的原理来
源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美国人
开会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开会
有一套规则，每个人都有发言、
表决的权力。我们所谓开会，就
是领导讲话我们听，或者在下
面睡觉。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
大学，都要开很多会，但可能从
不知道怎样开会才更有效率。”

《你是否相信有一个神》和
《从前有个点》更像姊妹篇，从
科学和信仰两个角度同时解释
宇宙和世界。丛书统筹蔡朝阳
觉得，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就
很有意思，信仰和科学，看起来
矛盾，其实对拓展孩子思维有
好处。

而《我是中国人》侧重阐释
中国人的国民性。蔡朝阳解释
说，这本书强调的是：我是人，
我生活在中国，是中国的文化
赋予了我中国人这个特性。同
时，这本书还对中国人为什么
不爱排队、爱闯红灯等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

常立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
文化研究院的硕士生导师，《从
前有个点》的作者。因为与蔡朝
阳教过同一名学生朱桂英，两
人在两年前结识。他这本书通
过15个小童话故事，讲述了宇
宙、质量、时间的起源等。作为
一名 5 岁孩子的父亲，常立发
现，“根据我们的研究，只要注
意方法，孩子在接受哲学、政治
学等一些知识时，并不比成人
差。”

“公民社会常识是应该让
孩子们知道的。现实中我们的
孩子最先接触的是爱国、爱民
族等这样一些抽象、宏大的东
西。等他们读了硕士、博士，却
要反过来教他们电梯要先下后
上、不要随地吐痰。这就是本末
倒置，正常的肯定是先掌握常
识，意识形态的东西让他们自
己去思考、判断。这也是这套丛
书的价值所在。”蔡朝阳说。

“离开学校反倒让我

更接近教育本身”

“我们小小教书匠，改变不
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是打个喷

嚏，让大家知道教科书得了重感
冒，小心传染。”

9 月 9 日，教师节前一天，
绍兴市稽山中学却一点也没有
过节的气氛。因为绍兴市正在
创建文明城市，检查组可能随
时去学校检查，这让稽山中学
的空气也变得紧张了起来。“麻
辣语文教师”蔡朝阳就在这所
学校任教。

对“麻辣语文教师”这个称
号，蔡朝阳并不感冒，“那只是
我们本地报纸的一个噱头。”

蔡朝阳觉得自己是一个低
调的人，特别是在学校，“这种
中规中矩的单位，领导不喜欢
太出头的。像我教了十几年，
最近连续两年高考语文最高分
出在我班里，但体制内的各种

‘优秀教师’、‘满意教师’都没
我的份。因为我跟媒体接触太
多，领导认为我不是体制培养
的人。”

“实际上我是温和的改良
者，因为我也很体谅我的领导
及一些照本宣科的老师，理解
他们被体制束缚得身不由己。
比如说中小学的班主任老师，
到处都是繁琐的事情，自己还
有孩子，根本没有时间研究教
学问题。”

蔡朝阳曾一度认为学校教
育演绎成了精致的“暴政”。“对
分数和升学的膜拜，简直武装
到了牙齿。比如说一所高中的
高三有十四个班，教育局要求
学校必须考上 200 名一本，学校
就把 200 人分到各个班去，重点
班 30 人，普通班 10 人，作为单
科老师必须保证 10 名学生的
单科分数达到该科一本的平均
分，工资、奖金都跟这个挂钩，
太精确了。”

“教育体制把学生和老师
当做机器，老师很难在里面发
挥个人的特长，只能在外围做
些事。”蔡朝阳一脸苦笑。

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最终
促成郭初阳在 2008 年“逃离”公
办学校，创办了越读馆，跟公立
学校比，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
去思考课程本身。“让老师变得
简单、纯粹，我们就是上课的，
所以我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备
课，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
教育本身。”

而吕栋说：“我们小小教书
匠，改变不了太多。我们能做的
只是打个喷嚏，让大家知道教
科书得了重感冒，小心传染。”

利用中秋节三天假期，金
泰来正在看奥威尔的《一九八
四》，朱勤觉得儿子可能理解不
了这本书的全部内涵，“但他掌
握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对
社会现实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
认识。”

8日上午，家住杭州春天花
园附近的徐承志来到越读馆给
上小学 6 年级的儿子报名。他
说，之所以来给孩子报名，一
是朋友推荐，二是因为《救救
孩子》扉页上印的那句康德的
话：“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
只是让他们适应、认识当前的
世界——— 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
界。”

郭初阳、蔡朝阳、吕栋，浙江一群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通过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

的集体挑错走到了一起。他们自称教书匠、空想家、思想小贩。他们有的还在体制内，却无时不

在琢磨如何打破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有的已跳出了体制，却发现远离了学校，才真正接近了

教育。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培养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

他们认为，对小学语文教材，仅仅是批判、质疑是不负责任的。眼下，他们历时一年编纂的

新蒙学丛书即将出版，从理性、建设性的角度，向小学生提供一套公民启蒙读物。他们的尝试

能成功吗？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材？

就在郭初阳们千方百
计地试图打破体制束缚，
呼唤让孩子回归常识时，
近期，教育部在一场教材
修编培训会上再次明确要
求，课本修订要强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程渗
透，并将其写入《品德与社
会》等学科的新课标。

有出版社预计，按照
这一要求，新编教科书中
将会有更多革命小故事、
革命诗歌等，外国文学、童
话故事的内容将受到挤
压。即使在地理课中，也要
站在国家认识观念的角度
考虑；讲世界地理时，可以
强调对非洲的援助，体现
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位一线语文老师认
为这“有点祸害人”，因为
孩子对革命题材的小故
事，主要是看“比较精彩的
打斗情节”。学习飞虎队、
刘胡兰这类英雄的故事，

引导不好，会让孩子产生
盲目牺牲的冲动。

而蔡朝阳也发现，现在
很多普通年轻人的戾气很
重，常因为一件小事就打群
架、提刀砍人，甚至在一些
学校也时有发生。“就是因
为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仇恨
教育，把爱与同情忽视了。
历史课我不反对战争的讲
述，但语文课、课外读物里
面，就应该多把一些人文的
东西放进去。”

2001年以来的第八次
课程改革，打破了以往由
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
教材编写的统编模式，曾
被视为一大进步。而据媒
体报道，目前中小学文科
教材正酝酿回归统编。我
们的孩子到底该接受什么
样的教育？他们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教材？百年树人，
可别伤着了那些娇嫩的祖
国花朵。

格记者手记

郭初阳在他一手创办的“越读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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